
“海都之星” 与我 

 

第九章：与英女皇会面 

 岳斯提前动身，去场地视探跑道的软硬实际情况，只剩下约翰•克拉克在我身边，于是克拉克又提起一百年前的爱尔兰育马传奇，描述爱尔兰育马场是如何培育出一匹打吡大赛冠军的。 

一百年前的英国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Royal Ascot） 
 

 

一百年前的赛车 
 

  

1909年，Minoru代表英皇爱德华七世出战叶森打吡并勇夺冠军。 
  



英皇爱德华七世名下的Minoru 
 

赛马在英皇爱德华七世心中举足轻重 
 

  克拉克察觉我对此茫然不解，于是进一步为我讲述爱尔兰育马场的种种历史。在育马场成长的
Minoru，由威廉•获加（William Hall Walker）培育，这位富有的利物浦啤酒商后来获封为男爵（Lord Wavertree），他深信利用占星学能有效预卜马匹未来的潜力。 
  

啤酒生意为威廉•获加（William Hall Walker）累积大量财富 
 

 

获加深信利用占星学能有效预卜马匹未来的潜力 
 



 他将在占星学中有吉祥命盘的马匹留下，为自己出赛，运气稍逊的便卖掉。Minoru正好属于前者。他的命名与获加当年从日本聘来的园丁 Tassa Eida有关，Eida是著名爱尔兰马场的日式庭园的女设计师。 
  

 爱尔兰国家养马场的日式庭园 

  

Eida带着他的儿子Minoru从日本来到爱尔兰工作。当获加得悉这位日本小孩的名字Minoru解作“吾目之光”后，便立刻为他的小雄马取名Minoru。巧合的是，我的名字家亮代表“吾家之光”，含义相仿。 
  



 

Tassa Eida与儿子“吾目之光”Minoru 
 

 

 日文“Minoru”，意为“吾目之光” 
 

  

崔黄紫灵与儿子崔家亮 
 

 

中文“家亮”，意为“吾家之光” 
 

  既然那匹小雄马是获加名下，由他培育，后来又怎会为英皇赢取打吡大赛呢？这便不得不谈及获加的妻子，与英国皇室关系密切的索菲•获加（Sophie Walker）。当打吡冠军马 Persimmon和
Diamond Jubile为英皇爱德华七世创造辉煌后，皇室的赛马战绩一落千丈。为了协助皇室重振雄



风，索菲 Sophie说服丈夫将四匹一岁的小雄马的赛马出赛权出租给英皇爱德华七世，由英皇的私家练马师训练，并允许骑师穿着英皇爱德华七世的彩衣出赛。 
  

 

J. Castelle Hopkins的著作《英皇爱德华七世生平》（The Life 

of King Edward VII） 

  四匹马中三匹表现都一般，而第四匹正是“吾目之光”，他胜出了二千坚尼和打吡大赛。获加将“吾目之光”出租给英皇，同时也牺牲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荣誉——成为打吡大赛冠军马主。虽然他自己培育出来的“吾目之光”胜出了大赛，但他却不能享受这份荣誉。 



  

 

“吾目之光”虽由获加一手培育，但骑师却穿着英皇爱德华七世的彩衣出赛 

  岳斯带着最新的场地消息归来。靳能（Michael Kinane）发现赛马场地软硬度（赛马术语为
“going”），比他和岳斯估计的要硬得多。这样的场地十分适合“海都之星”。除了场地，其实我们还需要顾虑其他对手的情况。岳斯与我心有灵犀，他知道我心中担心的强劲对手就是巴利多尔（Ballydoyle）的战马队。 
  



 想起“战马队”一词我便全身战栗 

  岳斯给母亲打去越洋电话，详细汇报赛事情况。母亲是个工作狂，经常因为业务需要而穿洲过省。她的名字“灵”，英文对应为“spirit”，而刚巧著名动画片 《小马王》（Cimarron）内的主角，一匹机灵的种马名字就是“Spirit”，何其巧合。 
  



 动画片《小马王》（Cimarron）的种马 Spirit与母亲的名字相同 

  母亲从报章得悉一些博彩公司认为“海都之星”的体力仍有待证实，在赛程关键末段有可能被其它马匹超过。 
  

我的“灵”马有足够耐力吗？ 
 

 

我的“灵”马会一路畅通无阻吗？ 
 

  



靳能对“海都之星”信心十足，使得岳斯也异常淡定冷静。岳斯深信这匹佳驷必能克服场地的不足，再次展现昔日在二千坚尼大赛中的非凡风采。 
  

 

“海都之星”在二千坚尼大赛中表现超凡 

  年近五十的爱尔兰骑师靳能，是多届锦标赛冠军得主，他知道如何才能在打吡大赛中取胜。1993年，他策骑“总师令”勇夺打吡大赛冠军。2001年，在他刚开始效力实力鸿厚的巴利多尔马房时，便凭着“天文学家”夺得打吡冠军，战绩更为卓著。勒能与巴利多尔马房约满后，岳斯马上聘用这位奇才，深信他依旧是欧洲最出色的大赛骑师。 
  



 年近五十的靳能 

  我希望此刻母亲能够在我身旁。毕竟，打吡大赛冠军的名誉和光荣是属于她的。是因为她对法国练马师李思博的才华深信不移，对其委以重任，“海都巿”才能成为凯旋门大赛的冠军，而我当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看，前面那位不是李思博先生吗？这位尚蒂伊的练马师，现在已成为巴黎赛马报刊的记者。虽然他今天有要务在身，但仍可以陪我一起观看打吡大赛。而他从巴黎赶来参观这场赛事的理由也不言自明。 
  



 李思博先生现在是 Paris Turf的赛马报记者 

  他怎么能够错失亲眼见证“海都巿”的儿子胜出打吡大赛冠军的机会呢？为了祝我好运，他把一张儿子克莱门骑着“海都巿”的照片送给我，照片摄于 1992年克莱门车祸前。我将照片一直保存在衣袋内，直到今天。 
  



 

1992年，克莱门骑着“海都巿”晨操 

  高耸的看台下，所有参赛马匹逐一亮相，“海都之星”光耀夺目，最受瞩目。正如赛马人士所言，他是“马场首选”，全身散发出沉着超凡的气派。不知他究竟能否在打吡大赛中大显身手，一切都悬而未知。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户外电视广播组主管 Clare Balding似乎对他颇有信心。我们离开马匹亮相圈时，她走过来对我说：“祝你好运，希望你会胜出，他是全场的瞩目焦点。” 
  



 世界知名的电视赛马评述员 Clare Balding 

  比赛一开始，我便紧张得四肢僵硬，快要决胜负时，我的肾上腺素狂颷，禁不住高呼：“加油啊！”可怜那位站在我前面的女士，需要忍受这种震耳欲聋的呼喊。比赛激烈紧张，不过在经验丰富的大师靳能手下，“海都之星”成功了！他不单夺得胜利，还彻底把对手击跨！我从未参加过如此令人兴奋的打吡大赛。 
  



我紧张得四肢僵硬 
 

我只记得自己在高呼：“加油﹗加油﹗” 
 

  当爱驹冲过神圣的终点竿时，我立刻倒在李思博先生怀里，胜利的狂喜充斥心间。不久，全世界仿佛都在向我道贺。我稍作平静，才明白他们欢乐的原因。我的“灵”马不负众望，胜出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平地赛——打吡大赛。他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他确实是为了成为冠军马而生。隔了很久，我才发现“海都之星”身后的四个名次全由巴利多尔的马匹赢得。他们的马房派出六匹一级赛的良驹来挑战“海都之星”，但却输了冠军。 
  



 全世界都在向我道贺 

  

他用实力证明自己就是冠军马 
 

 

他就是我们宇宙的“小王子” 
 

  



若说二千坚尼赛事精采，那打吡大赛便创造了传奇。我们的宝贝马已经长大，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王者。他胜出了一哩赛二千坚尼，又夺得一哩半打吡大赛的锦标，创下与二十年前“纳沙温”相同的奇迹。 

“海都之星”在 2009年的二千坚尼大赛中胜出 “海都之星”在 2009年的叶森打吡大赛中胜出 
 

  “海都之星”会否再挑战在唐卡斯特 ( Doncaster )举行的圣烈治二里锦标赛（St Leger)，成为三冠马王呢？自从皇者尼真斯基（Nijinsky）在 1970年创下这个纪录后，便再没有出现另一匹能连胜三关的马。岳斯又一次用外交辞令应对媒体，言谈模棱两可，没有清晰作答。而我仍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还在反复仔细品味刚刚创下的辉煌成就：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居然凭借“海都巿”的儿子胜出打吡大赛！ 
  



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赢得 2009年的打吡大赛 
 

 

2009年打吡大赛胜出后，家亮领着爱驹“海都之星” 
 

  我努力平复情绪，镇定接受颁奖和访问。不知为何，记者们得到错误消息，误会我是夜总会老板。我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我生性内敛，不善辞令吧。也可能是我与伦敦帝国学院和卡斯商学院的朋友们组成了音乐协会的缘故，造成记者的误会。 
  



我不知道别人为何误会我是夜总会老板 
 

 

我的沉默寡言误导了大家 
 

  此刻我深切怀念着“海都巿”，她虽然已然离世，但我觉得她此刻一定在另一个世界见证着儿子的骄人成就。正是这个深得崔家厚爱的家庭成员，让我的「灵」马之梦得以成真。 
  



 

“海都巿”在另一个世界见证着儿子的成功 

  接过打吡大赛冠军奖杯时，胜利终于确实得握在了我的手中。奖杯是由一人两马组成的铜制雕塑，它不仅是精致典雅的艺术品，更蕴含深远的意义。 
  

  



 奖杯是由一人两马组成的铜制雕塑 

  奖杯的奥妙之处，正是雕塑上的那个传奇人物。他是集马主、育马人和练马师于一身的 Arthur 

Budgett，旁边是两匹他自行培育的打吡冠军 Blakeney 和 Morston。他年届九十三岁，是 2009年打吡日的嘉宾。1969 年，他凭借 Blakeney 胜出打吡大赛，并于 1973 年以 Morston 再次胜出。 
  



 九十三岁的 Arthur Budgett是唯一能培育和训练出两匹同母打吡得主的人 

  

Blakeney和Morston由同一匹母马“咏妙女郎”（Windmill Girl）所生。奇妙的是，他们与“天文学家”和“海都之星”一样，都是同母不同父。又是一个巧合。估计两位约翰昨晚都忘记世界上还有第三匹曾生下两匹打吡冠军马的母马“咏妙女郎”了，不然他们不会放过我，也许会不屈不挠地追着我到男厕，继续讲述这匹母马的传奇。 
  



Blakeney在 1969年的打吡大赛中胜出 
 

 

Morston在 1973年的打吡大赛中胜出 
 

  接了奖杯之后，我收到通知，英女皇陛下传召我们到皇家包厢。这是来自英国皇室的邀请。大家都一定认为英国女皇一定是冷静孤傲、高不可攀。原来女皇温和亲切，友善非凡。 
  

 世上最具王者气派，备受尊崇的君主 

  



女皇接见了我，祝贺我成为她记忆中最年轻的打吡大赛冠军马主，气氛轻松起来。女皇拥有丰富的赛马和育马知识，对“海都巿”亦知之甚详，了解她在马场上和配种生涯中所创下的骄人纪录。最遗憾的是女王旗下马房的赛马从未能为女皇胜出过打吡大赛及凯旋门大赛。 
  

女皇拥有丰富的赛马和育马知识，热衷赛马 
 

女皇温和亲切的形象，令我毕生难忘 
 

  女皇问我为何投身赛马事业，我解释说这一切都归功于母亲，是她在我童年时期，就把对赛马的热爱深深植根于我年幼的心间。见我年纪轻轻便已热爱马匹，又对马匹血统了如指掌，英女皇十分感动。 
  



 家亮是一只年幼却睿智的小猫头鹰 

  女皇寻问我“海都之星”是在哪里培育成长的，约翰•克拉克此时忽然插话，提及整整一百年前为女皇的曾祖父胜出打吡大赛的赛马“吾目之光”，他还强调“吾目之光”和“海都之星”都是在爱尔兰育马场出生和培育的。约翰的举止不免让我想起官员的忠告：“除非皇室人员主动跟你说话，否则不要开口”。且不论这条忠告的对错与否，但听从这条忠告至少没有让我仪前失礼，高呼出“女皇陛下，你令我荣幸至极﹗”之类的话。 
  



 女皇陛下，你令我荣幸至极﹗ 

  使命既已完成，回香港的旅程顿时变得轻松舒畅。我终于可以在飞机上静下心来，怀念挚爱的“海都巿”，细想她带给我和家人的无比惊喜和愉悦。“海都市”已在三月去世，遗下儿子为她撰写墓志铭。“海都之星”不负所托，以辉煌的成就为母亲的一生划上了完美句号。 
  



2006年 4月 6日，“海都巿”和刚出生的
“海都之星” 

 

 

“海都巿”离世而去，遗下“海都之星”为她撰写墓志铭 
 

  然而，马匹在赛场一决高下只不过是数分钟，瞬息即逝，赛马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身为博彩媒体，他们都重视预测马匹输赢的赛果多于关注马匹本身的成就。当飞机渐渐接近香港时，我忽发奇想：““海都之星”的故事确实值得传诵，但由谁来负责呢？”正想入睡之际，半梦半醒的我脑海中浮现一句古老谚语：“求人不如求己”，我知道怎做了。 
  



 这就是《“海都之星” 与我》的真实故事 

 


